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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新贸易保护主义
    [按]2月中旬，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通过了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这项计划因包括了“购买美国货”等贸易保护条款而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法案中受到诟病的“购买美国货”条款不仅违反了自由贸易原则，而且也违背了美国在去年20国集团峰会上的承诺。此外，条款把印度、巴西、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排除在政府采购名单之外，更是把贸易保护主义的矛头指向了发展中国家，由此可能引起的贸易对立情绪将对世界经济复苏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与历史相对照，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具有更大的危害性。从20世纪60-80年代日美贸易大战，到近年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都有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子。此次美国的奥巴马政府借口《政府采购协议》而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拒之门外，更是典型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杰作”。虽然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做法有悖于世贸组织的相关准则，并可能遭致其他国家的报复，但真的发生那样的后果也是两败俱伤，没有赢家。所以，包括美国、欧盟在内的世界各国在危机面前仍应以合作为主，通过共同努力走出危机。
日益严重的新贸易保护主义
    对贸易保护主义，人们并不陌生，但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了解，则是伴随近年来日益严重的贸易摩擦而逐步获得。今年2月中旬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通过的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就是典型的新贸易保护主义。这项计划因包括“购买美国货”等贸易保护条款而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法案中受到诟病的“购买美国货”不仅违反了自由贸易原则，而且也违背了美国在去年20国集团峰会上的承诺。此外，条款把印度、巴西、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排除在政府采购名单之外，更是把贸易保护主义的矛头指向了发展中国家，由此可能引起的贸易对立情绪将对世界经济复苏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美国为刺激经济推出的名为《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中明确了“购买美国货”条款要求，即该刺激经济计划支持的项目所使用的钢铁和制成品均应为美国生产，但该条款的购买范围包括WTO《政府采购协议》缔约国各方生产的产品，技术性地避免了欧盟的直接反对。
    目前，已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的成员共有38个，中国香港为其成员，中国内地仍未加入该协议。按照签署方互相受惠的规定，“购买美国货”的条款已在政府采购中。美国《政府采购法》中明确规定购买国货，只是使这项计划变得更加严格和苛刻。议会提案中显示，之前规定美国产品价格一旦高于他国产品达6%至12%，就可以不予履行此义务，而此计划提高到25%。也就是说，之前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企业还可能有6%至12%的价格优势，提高到25%后，这些国家的企业已基本被拒之门外，这很可能触发各国竞相报复的关税战，使得本已在危机边缘挣扎的各国经济出现更坏局面。历史经验表明，在贸易战中受损失最大的是贸易依存度高且存在大量顺差的国家，而中国等许多发展中国家恰恰就是这样的群体。对此，一些发展中国家群情激奋，意欲反击。像巴西已经在棉花出口问题上与美国“开战”；在印度，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也已出台并殃及发展中国家；而在中国，上百名人大代表正密切关注着美国这一国内法案的进展，一些学者已建议政府开列强有力的报复清单，回击美国的自私行为。不过，如果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一旦爆发贸易大战，对各国经济和国际贸易都是灾难，理性的决策者会尽力回避这种情况的发生，而是通过谈判合作的方式，求同存异，在博弈中相互让步，共同渡过危机难关。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态度明确，既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为缓和贸易对立，中国还大幅度增加了在发达国家的采购，同时明确表示自己用于拉动内需的4万亿元投资所涉及的政府采购决不排斥外国企业。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演变
    ——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国际贸易一直有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之区分，前者强调比较优势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中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就会从贸易中获得福利水平的改进，这种贸易利益的获得必须以自由、不干预的贸易政策环境为基础。后者则更注重长远经济利益在一国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政策选择中的影响，它认为作为财富的生产力远比财富本身重要，而要实现生产力水平的改善，一国政府就必须对本国的分工与贸易活动进行积极干预，促使分工与贸易活动朝着有利于其产业结构优化和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方向演进。
    就本质而言，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并没有褒贬之分，只有视角的不同。自由贸易是一种从全球角度寻求福利最大化的经济主张，而保护贸易则是着眼于本国利益的一种政策安排。按照国家利益的视角，贸易保护就是指通过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国商品竞争的国际贸易理论或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设置贸易保护壁垒的目的旨在保护民族工业、发展国民经济。对发达国家来说，则是调整国际收支、纠正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工具。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历史上从未有过绝对的贸易自由，也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贸易保护，而是两者同时存在，相互作用，曲折发展。
    ——贸易保护与贸易保护主义。如果说贸易保护是着眼于本国利益的一种政策安排，那么贸易保护主义则是指对保护贸易所持有的系统理论和主张，是人们对贸易发展的一种保护性认知，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行为总括。然而，理论上对贸易保护与贸易保护主义的解释似乎并不能说明现实。由于初始情况的不同，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背景差异和由此而产生的不同价值取向，实际上的贸易保护与贸易保护主义有时不太容易区分，特别是在经济繁荣时更是如此。而且，在早期的殖民主义时代，无论是自由贸易、贸易保护还是贸易保护主义，最终都要通过战争来实现，所以那个时期的贸易保护或自由贸易实际上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自由主义。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发展较晚的资本主义国家常常推行贸易保护政策，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多提倡自由贸易，贸易保护只是用作对付危机的临时措施，但也有一面提倡自由贸易，一面又搞贸易垄断的例子，而且其所谓的“自由”也是强迫的“自由”，有利于自己的“自由”，其垄断则是不折不扣的一己私利。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自由贸易”或“贸易保护”归根结底都是霸权主义。到了垄断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贸易保护政策，已不仅仅是抵制外国商品进口的手段，更成为对外扩张、争夺世界市场、遏制对手的政治手段。从这一意义上讲，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同样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
    ——传统贸易保护主义与新贸易保护主义。就发展情况看，贸易保护主义还有传统贸易保护主义和新贸易保护主义之分。比较而言，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的含义之一是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的国家垄断式贸易保护，它一般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具有强制、垄断的特点，也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含义之二是指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繁荣时大唱自由贸易的高调，一旦遭遇经济危机，则立刻撕下伪装，筑起高关税堤坝，并低价向别国倾销产品，表现出十足的自私自利。相对传统贸易保护主义单一、露骨地使用高额关税壁垒甚至战争来阻挡外国产品的进入并向国外输出自己的产品和资本，新贸易保护主义更多的是在法律的名义下综合使用关税壁垒和知识产权、反倾销(产业损害)、进口配额、许可、卫生、环保、公共安全甚至人权、文化等非关税贸易壁垒相配合的新保护手段。由于这些手段看起来貌似公平，或事出有因，许多还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所以其隐蔽性更强，更加防不胜防，规避的成本也很高，危害性也更大。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
    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日本在对美贸易中连年出现的巨额顺差令美国惶恐不安，日本和美国之间一直因为贸易赤字问题而“征战不休”，靠出口立国的日本在这番贸易大战中的初期总是胜利者，但最终又多是失败者。对日本来说，先甜后苦的日子很不好过；而对美国来说，屡屡使用新贸易保护主义大棒将日本击倒则鼓舞美国步步紧逼，从“纤维大战”、“大米大战”“钢铁大战”“汽车大战”“彩电大战”到“电脑大战”，从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每每遇到贸易摩擦时，美国就会充分利用法律条例、世贸组织规则(早期为关税总协定)、关税与霸权(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与日本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的交替结合运用，迫使日本委屈就范。特别是在1985年，日本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国的逼迫下签订了“广场协议”，日元被迫升值，由此而给日本造成的一系列问题是日本至今也未能走出经济萧条的重要因素之一。到2006年，在屡次战败退却后，除汽车(现在在美国销售的日本汽车大多也是在美国组装)以外的几乎所有日本产品都被全部或部分地赶出了美国市场。
    此外，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还发生过亚洲“四小龙”与美国的贸易摩擦。60年代末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美国大力发展航天、电子、机器人等高新技术，而把纺织、服装、制鞋等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和部分耗能多、污染大的重化工业逐渐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地区。“亚洲四小龙”等获得了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工与出口的良机，开始由进口替代型向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变，并逐步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亚洲“四小龙”也因此而遭遇美国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由于亚洲“四小龙”在各方面的实力远不及日本，在这场遭遇战中很快败下阵来，也陷入了不同程度的经济萧条。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印度、马来西亚、泰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开放与经济起飞，贸易摩擦的焦点也转移到了这些国家身上。对新兴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是在奉行适度贸易保护的同时，又希望能大规模向发达国家出口产品，换回用以工业化的宝贵外汇。另外，发展中国家弱小的国内市场也使他们大都靠出口来保持经济增长，形成出口导向型经济，从而引发贸易冲突。二是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躲避美国的新贸易保护主义，也为了躲避国内和地区内的环保压力和日益提高的生产成本，把大量低层次产业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而把这些国家推到了贸易摩擦的风口浪尖上，形成从表面上看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激烈贸易冲突，而实质上是国际产业大规模转移的因素所致。三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从战略角度出发，严格限制对发展中国家的高新技术出口，从而导致其产生大量贸易逆差。正是这些巨额贸易逆差，直接导致近年来美国和欧盟一再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实行限制甚至是制裁，从而引发激烈的贸易摩擦。在这轮贸易摩擦中，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利用各种法律和条例，配合关税惩罚，令许多发展中国家深受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特别是中国，在过去连续三年中吃的贸易官司最多，受到的制裁也最重，损失也最大。不仅如此，发达国家还常把贸易摩擦与政治联系起来，故意放大贸易摩擦影响，严重影响有关各方通过合作协商来解决问题，从而赋予了新贸易保护主义更多的含义。
新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的原因
    1.标榜“自由贸易”与“自由民主”的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客观上也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技术革命。运载火箭、喷气式飞机、直升飞机、无线寻呼、雷达和原子能等全新技术均在战后迅速应用于商业领域，从而引领了20世纪60-70年代世界经济的起飞。经济的起飞需要有自由贸易的环境，而区域经济一体化也促进了自由贸易。既然需要自由贸易，就不太可能同时又公开搞野蛮的传统贸易保护主义。而纷纷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了新兴力量，特别是在强大社会主义阵营存在的情况下，因二战而元气大伤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只能用新的手段来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而不敢轻易动用战争手段。出于分裂前社会主义阵营的目的，西方国家也不得不以标榜表面上的自由贸易而树立自己的民主形象。在这种背景下，再搞明类似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之类的贸易保护同样显得不合时宜。有碍于世界贸易组织的制约，发达国家也不好明目张胆地大搞单纯以高额关税为壁垒的传统贸易保护主义。露骨的传统贸易保护主义再次引发30年代的贸易保护大战，落得两败俱伤。于是就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创新”变种——即以非关税壁垒形式或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相结合形式出现的“新贸易保护主义”。
    2.制约竞争伙伴的需要。在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之间，深受“新贸易保护”之害的主要是日本，其次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即“亚洲四小龙”)，之后是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这些国家和地区本身都是靠出口起家，又靠出口维持高增长，但其中的多数也在搞“新贸易保护主义”，即集贸易自由与贸易保护于一身，一边向国外倾销，一边又百般限制进口，从而遭致严重的贸易报复。由于这些国家或者也是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是美国的盟国，美国不便对他们动粗，所以只能借助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而这些理由就是美国国内的法律法规、价值观念和世贸组织规则，这是新贸易保护主义登场的另一个原因。
    3.对发展中国家的遏制需要。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印度、巴西、越南等“左翼”发展中国家开放崛起，这些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更快，对出口依赖程度更高，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更加严重。由于这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制度、政体、体制、经济、文化、宗教与意识形态方面与发达国家的较大差异，在彼此难以形成共识的情况下，一些发达国家就片面地将贸易摩擦政治化，把发展中国家妖魔化，利用这些发展中国家依赖出口维持经济增长的“软肋”来遏制其发展。需要指出的是，1998年亚洲也爆发了金融风暴，但并未出现大规模的严重贸易保护倾向，而2007年当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并波及欧盟之后，严重的贸易保护倾向立刻抬头。这一方面说明美国和欧盟金融、经济、贸易规模之大，对国际社会影响之重，足能成为日趋严重的新贸易保护主义之策源地；另一方面也说明美国等西方国家挑起贸易之战是出于对那些寻求独立自主的新兴发展中大国的遏制之目的。
    4.经济衰退与右翼势力的抬头。近年来许多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失业居高不下，财政赤字累累，社会动荡不定。特别是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和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更是沉重打击了许多发达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保守势力纷纷登场，一些右翼势力公开把糟糕的局面归咎于发展中国家操纵汇率和倾销产品，有的甚至主张限制移民，借以转移视线，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巩固垄断巨头的统治，从而在国家政治上出现“右转”倾向。像美国的奥巴马政府、法国的萨科齐政府、德国的墨克尔政府、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政府与日本的麻生太郎内阁等，都有大量的右翼言论与倒退行为，就连印度、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及韩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一些损害他国的非理性行为。此外，近年来在法国、荷兰、奥地利、德国、丹麦等国，右翼势力比较猖獗，在政治上不断施加影响，也导致政府的内外政策经常出现“右转”倾向，甚至导致一些主张独立外交政策的政府倒台。像日本的福田康夫内阁、法国的希拉克政府、意大利的普罗迪内阁、德国的施罗德政府，均为保守势力所取代。在政府言行向右转、右翼势力和新闻媒体的鼓动下，一些不明就里的社会公众也因此而泄愤于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和移民，迁怒于一些来自发展中国家产品的侵权，抱怨中国人和印度人抢走了他们的工作，反映在政府的贸易政策上，就是一些条件苛刻，并有极强针对性的进口限制条款也纷纷出笼，所有这些对日趋严重的新贸易保护主义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对发展中国家的危害
    如果说贸易保护主义从一般意义上讲是减少社会总福利的话，那么有关各方都会遭受损失。由于新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出现的比较隐蔽，甚至貌似合法，而且碍于世贸组织的制约与其他国家的报复，尚不敢大规模明目张胆地实施贸易保护，一些丧失理性或过于激烈的条款还未动用，所以本轮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最终会造成多大的破坏，目前还难以做出比较准确的评估。但是，在经济一体化与产业国际化的今天，大搞贸易保护主义最终同样害人害己。然而在目前情况下，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市场不成熟、法制薄弱、人均收入低、贫富差别悬殊、经济结构不合理、社会保障不健全、出口依存度高等致命弱点，所以至少在目前阶段，贸易保护中受害更大的是发展中国家。
    1.可能会造成经济增长放缓。作为出口导向型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经济的路径选择而对出口依赖严重，特别是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像巴西的铁矿、钢铁、汽车、咖啡、大豆、棉花等重要产品都必须依赖出口来维持生产；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墨西哥、泰国等国不仅是出口导向型经济，而且绝大部分产品都出口到欧美国家；而印度的软件产业几乎完全依赖海外市场。本来国际金融危机已造成这些出口大量减少，如果再加上贸易保护，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更是雪上加霜。同样，在贸易保护的重压下，巴西的钢铁工业和纺织业叫苦不迭，而印度则因其制造业抵挡不住国际竞争也搞起贸易保护主义；阿根廷农业也因美国征收反倾销税而蒙受巨大损失。
    2.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陷入结构性被动。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是制造加工业大国，服务产业所占比重极小，在国民比较贫穷，贫富差距很大的情况下，这种经济增长只能依赖出口来维持的致命弱点十分明显，一旦遭遇经济金融危机以及强大的贸易保护主义，宏观经济运行很容易陷入“死机”。纵观2007年年出口达千亿美元以上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有任何服务贸易优势的领域与行业，清一色地是靠产品出口来维持。反观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其第三产业规模已占到其经济总量的60%-70%，知识产权和文化的出口世界闻名。形象地讲，如果说发展中国家是生产产品，那么发达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领导生产产品(像美国产业的外包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这种经济态势下，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贸合作中必定处于被动位置，由于处境的被动，发展中国家在贸易保护风暴中首先遭受损失，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必然。
    3.就业矛盾激化。在巴西，金融危机与贸易保护主义已导致了高达9.4%的失业率，社会安全与稳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墨西哥，2009年1月份的失业率已达到5%，这是12年来的最高水平。本来发展中国家就因为体制因素而在改革开放中出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贫富分化，基尼系数高得吓人，社会对立已经出现，像委内瑞拉、萨尔瓦多、伊朗等少数国已经因此而出现体制回归(如委内瑞拉将外资石油企业收归国有)，巴西的政治也因此而变得越来越“左”，再加上高失业率，对其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都是雪上加霜。
    4.加深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对立。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自私行为已经既激起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愤怒。比如巴西已经在棉花出口问题上与美国公开叫板；印度已经颁布法令，限制欧盟钢材的进口；随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不排除一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贸易摩擦的政治化，从而各方关系紧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和平与稳定。

新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的冲击

    ——眼前的冲击。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也是贸易保护的受害者，但从目前情况看，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转型国家与出口额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现在所受到的冲击更多，破坏作用也相应增大。一是企业蒙受巨额损失。在过去的连续三年中，中国产品在国外遭遇的投诉、起诉和处罚最多，包括罚款、赔偿、退货、运输、惩罚性关税等项目，每年涉案损失都高达300-400亿美元。二是“中国制造”形象被玷污。由于中国产品在国外吃的官司最多，加上外国媒体的煽动性报道，造成国外许多人很容易把中国产品与侵权、不安全等缺陷联系起来，一些外国商场也纷纷将中国产品下架，严重损害了中国产品和中国企业的形象。三是恶化了中国产品出口的外部环境。在思维惯性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对中国产品的不公与歧视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外国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不信任，从而恶化了中国出口的外部环境。四是造成中国企业的被动。由于中国产品出口高度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一旦在那里出现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就会令中国企业措手不及，来不及开发新的市场，从而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五是加剧了中国的就业矛盾。在中国，就业矛盾早已存在，金融危机与贸易保护主义所导致的出口锐减，使大量本来就依靠出口维持经营的加工企业深陷困境，而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中国出口加工业却一直在支撑几千万人的就业，一旦出现系统性问题，后果将会十分严重。
    ——长远的影响。一是可能导致某种意义上的海外市场丢失。尽管中国已在努力开发非洲等新兴市场，但这些新兴市场容量远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更为严重的是，现有的欧美市场因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继续发展，存在一旦丢失就很难在短时期内再恢复的危险性。想当年日本在美国的新贸易保护主义高压下节节败退，导致许多日本产品被部分地甚至彻底地逐出美国市场，而中国、越南、巴西等国的产品乘势打入并逐步牢牢占据，直到今天也难以实现“咸鱼翻身”。在今天贸易保护主义再次甚嚣尘上之际，不排除这一惨痛教训再次在中国身上重演的可能性。二是严重干扰了中国在经济上的战略部署，使中国企业今后在国际市场上的拓展出现了新的变数。本来，中国政府早有开发新兴市场的规划，但由于新贸易保护主义较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更为隐蔽，其冲击也更为突然，从而导致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陷入新市场尚未开发出来，而却要面临现有市场部分丢失的被动境地。此外，中国政府也有引导企业先搞产品出口，再搞资本输出的规划，引导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资源的配置，同时也可以规避贸易保护壁垒。然而在中国企业尚未能大规模走出国门之际，就遭遇如此的贸易保护主义冲击，这对尚缺乏国际竞争经验，法律意识不强，不具备核心技术，利益机制还未改革到位的中国企业来说，的确是一个提前到来的严峻考验。
    目前的影响尚能承受，由于数十年来的国际产业转移，不少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发达国家基本上已经消失，发达国家暂时还不会倒退回旧的国际分工与经济发展模式，因而也离不开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低端产品。“购买美国货”条款并不能适用于所有进口品，只能适用于政府采购项目，这样一来就大大限制了该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出口国的杀伤力。发达国家内部利益的冲突也能抵消部分冲击，而且奥巴马的某些保护主义主张还与他的另外一些主张、目标不能兼容，因而不容易实现。
    然而也必须看到，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其影响甚至还在扩散与蔓延，所以贸易保护主义也还存在更加严重的可能。而且，正是由于金融危机的蔓延与扩散，贸易保护主义也在蔓延与扩散，而且正在从发达国家蔓延到发展中国家，从先进地区扩散到落后地区，这种连锁效应同样不能忽视。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趋势
    力量对比的变化加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新兴发展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实力日渐增强。像巴西的小型飞机闻名世界，原子能和小汽车制造业颇具竞争能力。依靠软件产业异军突起的印度则号称“世界办公室”，技术上的自主创新使印度在某种意义上迎头赶上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后工业化时代”，其经济增长率已跃居世界第二位。韩国和马来西亚的出口额和净出口分别超过西班牙和澳大利亚；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中国，其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三，经济增长速度世界第一。相反，西方国家经济增长连年徘徊不前，国力日渐式微。照这样发展下去，到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就会改为美国、日本、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巴西六大实体，现在六大工业国中的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将被淘汰出局。伴随经济实力的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上也开始成为大国、强国。对此，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惶恐不安。为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发达国家一方面借口出口倾销、侵犯知识产权或违反安全法律而屡屡向发展中国家发难，另一方面又禁止或限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高新技术，把贸易摩擦政治化，把发展中国家妖魔化。随着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中的衰落与发展中国家的不断强大，这种矛盾冲突还会加深。反映在经贸往来上，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会更加严重。
    美国在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中的先锋作用将使贸易保护更加严重。众所周知，美国在政治、经济、贸易、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强大的国际话语权。同时，本轮金融危机在美国爆发的现实又导致美国充当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急先锋。从决策体制上看，代议制民主政体本身更容易使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取得与其实际经济实力份额不相称的政治能量。美国宪法将对外贸易政策决策权授予国会，这种体制使得美国那些主张贸易保护主义或将贸易问题政治化的利益集团能比较更容易地左右国家贸易政策走向，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更刺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道德风险的恶性膨胀。而且，由于在执政的不同时期对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需求程度不一样，奥巴马在未来的保护主义冲动存在继续加大的可能。

    就目前情况看，新贸易保护还有一些更加严厉的措施尚未出台，即使出台的这些政策，也有一些尚未真正开始执行，这一方面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也离不开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是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约束，最后也是金融危机是否见底也不明确。如果危机影响继续扩大，贸易保护主义肯定也会愈发苛刻。虽然不排除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会在一定程度上愈演愈烈，但在经济一体化、全球化与产业分工国际化的大环境下，各国在经济贸易上的关联从未有像今天这样密切，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已渗透到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军事、宗教等各个领域，极端的贸易保护主义难以长久维持，自由与合作仍然是国际交往的主题，虽然在今天的金融危机下，贸易保护得势于一时，但作为非常手段，不可能总是这样。上世纪30年代的贸易大战对各国的打击之惨重足以令人刻骨铭心，在当今经济一体化进程下，再发生类似的贸易保护大战，对交战各国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在理性思维下，这种悲剧应不会再重演。
如何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

    对于深受新贸易保护主义之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是要运用好世贸组织规则，依法保护本国企业、产业的合法权益。世界贸易组织有许多规则可以用来维护本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如产业损害调查、绿箱政策、过渡期等规则都是很好的维权工具。在新贸易保护主义猖獗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根据世贸组织有关协议的规定，实施产业损害调查，依法保护本国产业，遏制发达国家滥用反倾销措施和不公平的歧视性待遇。中国、巴西、印度等国在这方面都有成功的尝试。此外，发展中国家还应联合起来，尽快启动国际贸易谈判的“多哈回合”，改变国际贸易中的不合理格局，为自己在国际贸易中争取更有利的地位而努力。二是加强服务政府与法制政府建设，应对更严峻的挑战。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的法律、政策透明度还远远不够，法治与民主也不够健全；在经济上的金融、资本、通讯、公共交通、教育、医疗、批发等关键市场领域也未开放，或未完全开放，对进口消费品还在征收高额关税来保护国内市场，而这些市场最终都要开放，本币也要自由兑换，届时更强大、险峻的竞争浪潮也将随之而来。发展中国家应学会进一步运用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手段，运用法律规则主动防范新贸易保护主义，切实维护国内产业安全。

    对于已经在新贸易保护主义中遭受很大损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思考自己的发展模式已是迫在眉睫。面对本国的经济结构不合理，贫富差别悬殊、法制民主薄弱、部分官员腐败与市场不成熟和社会公共机制不健全，一味靠出口来维持经济增长，保全社会安定也不是长久之计。许多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产品都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外包项目，核心技术来自发达国家，标准由发达国家制定，利润大多被发达国家拿走，只是在发展中国家生产，出口企业仅靠国家出口退税来维持经营。发展中国家在承接了在发达国家已经淘汰的产业，污染了本国的环境，消耗了本国宝贵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之后，所生产的最好产品都出口到了发达国家，就是这种名为出口拉动经济，实则补贴发达国家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最后换来的却是发达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百般制裁与刁难，如果发展中国家还没有从这一高度认识问题，而只是就事论事地与发达国家在具体问题上纠缠不休，那将会舍本逐末，而不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创新之举。所以，就治本之道来看，深化自己国家的改革与发展才是最有效的出路。这能促使发展中国家及时调整经济结构，加速民主法制建设，重视环境保护，推动科技创新，关注国民的福利，开发自己的市场，从而完成自主创新与强大富有，争取包括金融、贸易、环境等问题在内的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所以，如果换个思维，新贸易保护主义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是发展中国家迎来新一轮发展的重要契机。
资料链接
主要国际贸易国家进出口排序(2007年)
单位：亿美元
	国别
	进口
	名次
	国别
	出口
	名次

	美国
	20170
	1
	德国
	13265
	1

	德国
	10594
	2
	中国
	12180
	2

	中国
	9558
	3
	美国
	11632
	3

	日本
	6210
	4
	日本
	7128
	4

	英国
	6172
	5
	法国
	5522
	5

	法国
	6132
	6
	荷兰
	5506
	6

	意大利
	5046
	7
	意大利
	4915
	7

	荷兰
	4906
	8
	英国
	4356
	8

	加拿大
	3897
	9
	加拿大
	4185
	9

	西班牙
	3736
	10
	韩国
	3716
	10

	韩国
	3566
	11
	俄罗斯
	3552
	11

	墨西哥
	2966
	12
	新加坡
	2993
	12

	新加坡
	2632
	13
	墨西哥
	2720
	13

	俄罗斯
	2231
	14
	西班牙
	2420
	14

	印度
	2167
	15
	马来西亚
	1762
	15

	土耳其
	1700
	16
	巴西
	1606
	16

	澳大利亚
	1653
	17
	泰国
	1525
	17

	波兰
	1608
	18
	印度
	1452
	18

	马来西亚
	1470
	19
	澳大利亚
	1411
	19

	泰国
	1413
	20
	波兰
	1376
	20


	近期主题回顾
	◇金融风暴

◇参与式预算

◇政府间税收划分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燃油税费改革

	◇中法关系

◇国库集中收付

◇民生财政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垄断行业改革




顾    问：鲁  昕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103号
业务指导：邴志刚  闫  伟      邮    编：110002
策　　划：王振宇              电    话：(024)22706630
采    编：张兵男              电子信箱：dfczyj@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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